第三十一章   這個女人是公安局派來的
七五年初春的一天，我在街道工業縫紉機修理組門市埋頭做鎖邊機彎針，當時組上接收舊縫紉機頭改裝為鎖邊機的業務，許多零件買不到，靠模具用手工做。

一個男人站在我面前發問︰“哪個是齊家貞，我要找她。”我抬起頭來，疑惑地望著這位陌生人，答道︰“我就是，我不認識你。”他笑了一笑，站在那裡不說話，手上拿著一雙針織手套。我猜想他是要搞推銷，但為什麼不找領導？他既然不說明來意，我拾起活路做下去。我負責做絞邊機的大小彎針，這兩個精致的小東西做出來砂亮之後，像兩條彎曲的銀絲魚，純粹的藝術品，我做得很來勁。

他開始講話了，靠近我低聲說︰“我想單獨與你談談。”我想了想，然後向組長請了假。

我們沿著解放碑大陽溝一帶的鄒容路、民族路、民權路幾條大街轉了又轉，他一個人不停地講，我靜靜地只帶耳朵聆聽。

第一句話他說︰“請你不要問我的名字，不要問關於我個人的一切，不要問我是怎麼知道的，不要問我為什麼。總之，不要發問。問，我也不會回答你。”下面是他的講話：

你的好朋友蔣忠梅，是個為重慶市公安局跑二排（探子，耳目）的。她的丈夫也就是小梅的父親叫徐培風，”解放”前是國民黨的連級軍官。”解放”初被共產黨俘獲後釋放，給了他一大筆錢，要他帶罪立功，負責把當時盤踞在重慶歌樂山一帶的國民黨殘部誘降。這兩口子花天酒地把鈔票揮霍一空，什麼事也沒幹。那時候的蔣忠梅是很風流的，燙頭髮、抹口紅、穿玻璃絲襪，哪裡是現在這副朴素的樣子。安公局把徐培風重新逮捕，判刑十五年，發配新疆勞改。

不久，蔣忠梅與重慶大學學生崔道衛勾搭成姦，被公安局當場抓獲。公安局利用這事要挾她，給她兩個選擇，要麼把醜事公諸於世，當眾處理，要麼為公安局跑二排，作為交換，這事將永不聲張，無人知曉。當時蔣忠梅的丈夫剛走不久，女兒還很小抱在手上，性格孤傲好強，死要面子的蔣忠梅當然不願意這種偷人趕漢的丟臉事張揚出去，她選擇了後者。從此蔣忠梅過著兩重身份的日子，公開的名份她是個有正式工作的單身母親，暗中她接受公安局的指示，為他們刺探所需情報，同時，按月領取酬餉。

74，前左起：蔣忠泉、蔣忠直。後左起：蔣小梅、蔣忠梅

多年來，蔣忠梅為公安局幹得很認真很賣力，向他們匯報的材料不計其數，我知道的印象最深的有幾個，第一件是剛”解放”不久的王文英、鄭克國民黨潛伏特務案。鄭是王的男朋友，蔣忠梅和王文英是同學，很容易便與王、鄭打得火熱成為他倆的好友，並且獲得了他倆的完全信任。公安局在蔣忠梅的家裡逮捕的這對男女，同時也“逮捕”了蔣忠梅，當時，女兒抱在她懷裡。王文英和鄭克被關進了牢房，蔣忠梅在辦公室裡同公安人員打撲克。當晚，是她的弟弟蔣忠泉把姐姐和侄女接回家的。很快，王文英和鄭克雙雙在朝天門槍斃，臨死的時候還不知道是誰出賣了他們。由於姐姐為公安局效勞有功，她的兩個弟弟也因此沾光，安排了工作，都在公安系統裡。蔣忠泉從偵察員到領導幹部，到後來的代理公安局局長，年青有為，官運亨通。蔣忠直先在重慶市公安局，後來調去北京煤炭部保衛處任職至今，他倆都知道姐姐蔣忠梅的底細。

75，蔣忠泉當公安偵查員時假扮海外華僑76，偵查員蔣忠泉裝扮成歸國華僑

第二件事是一個從香港回來的女人，經過蔣忠梅的工作，後來被逮捕判刑，詳情我已記不清楚。第三件就是你，用蔣忠梅自己的話說是“一個女學生”。你想想，過去你根本不認識蔣忠梅，她是突然出現在你面前的，在交往的過程中，她對你相當殷勤友好，熱情主動。你倆的友誼並無基礎，也沒有經過時間的考驗，為什麼發展得這樣迅速。之所以你講過的話，做過的事，和哪些人交往交談過，公安局無所不知，這都是因為他們派來了蔣忠梅和你做“朋友”，她裝做對共產黨很不滿，博取你的信任，掏出你的心裡話，然後向公安局匯報。諸如此類的事情她幹了很多。

蔣忠梅為公安跑二排獲取了大量好處，不單是經濟上的，政治上更是如此。每一次運動她都沒有被沖擊，即便碰上，公安局也會為她疏通關卡，暗中保護。

她自己在這二重生活的泥坑裡越陷越深，還強求她的弟弟蔣忠泉也幹此行道。蔣忠泉這次從苗溪放回重慶，他姐姐不給他上戶口，借口是“小鬼”蔣小梅的思想工作還沒有作通，說她怕勞改過的舅舅影響她今後的前途。但真正的原因是蔣忠梅自己想以不上戶口為由，逼使蔣忠泉為公安局跑二排。她認為以蔣忠泉過去做公安工作的經驗，他的聰明機智，加上有他坐過牢的經歷作掩護，容易得到犯罪分子的信任，因此，跑二排的工作他肯定會幹得很出色，將可以有很好的進帳，經濟上不會成為她的包袱，政治上，為公安局做事，牌子硬，也不會給她和蔣小梅的今後罩上陰影帶來麻煩，一石二鳥，何樂不為。這政治經濟的兩大好處，便是蔣忠梅幹了二十多年“跑二排”營生的支柱。

對於蔣忠梅一廂情願的安排，蔣忠泉嚴詞拒絕。他提醒蔣忠梅不要忘記，自己的母親被划為地主，”解放”初被農民鬥得東躲西藏，文革時紅衛兵把大字報貼到床上、蚊帳上、米缸上，要把這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婆一個人逼回農村。而且蔣小梅的爸爸，自己的弟弟都被整進監獄。當了反革命家屬，為什麼還要助紂為虐。蔣忠泉罵他姐姐是“奸細”，他把高爾基的小說《奸細》，封面朝天放在桌子上刺激面前這個真正的奸細。他還指責蔣忠梅靠整人吃飯，連齊家貞這樣的年青學生也不手軟，簡直是傷天害理，沒有人性。他問她：“做這種事，你於心何忍呵？”

蔣忠泉告訴他姐姐，五七年前他對共產黨一片忠誠，一心為共產主義奉獻，但是五七年以後，他感到徹底受騙上當，今天的蔣忠泉已經是另外一個人，絕不為共產黨做一件事。他奉勸蔣忠梅趕快醒悟，回頭是岸。蔣忠梅答說她是在當“無名英雄”，為國立功為人民服務，是在做光榮的工作，永不言改。他們在家裡針鋒相對，發生過數次爭吵，蔣忠泉嗓子一粗，蔣忠梅、蔣小梅母女倆便趕緊關門關窗，深怕鄰居聽去一言半語，瞭解到她的底細（此事小梅也大略知道）。

蔣忠直回重慶後發現姐姐還在幹這個行道，也親自與你這個受害人接觸過，覺得這種事太昧良心，曾經同蔣忠泉一起勸她以年紀漸大，身體不好為由，推脫不幹，蔣忠梅很不以為然，不予採納。

蔣忠泉拒絕和姐姐一起“跑二排”，蔣忠梅寸步不讓，她把蔣忠泉帶到巿公安局一處見她的上司，以為這樣會使他回心轉意。

蔣忠泉那天穿了一件老母親過去親手為他縫的土布白襯衫，用這件“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提醒自已決不動搖。他不碰擺在面前的“大前門”高級香煙，只抽自已口袋裡的“藍雁牌”劣質煙。蔣忠梅枉費心機，惱羞成怒，不給弟弟上戶口，蔣忠泉無法工作掙錢，在家吃受氣飯，無奈之下離開重慶，如今下落不明。

蔣忠梅對自己弟弟心黑手狠，對小梅的父親徐培風也就更不在話下。徐培風滿刑後，於六十年代中期從新疆到重慶，輾轉找到蔣忠梅，要求見女兒一面，被她無情堅拒，哀求再三，仍不改口，徐培風大失所望，回了新疆。

     “解放”時，蔣忠梅才二十四五歲，為什麼一直單身？她交過幾個男友，都因為自己暗中的身份，耽心萬一暴露，不好向男友交待，同時這種關系又必須向公安局匯報，要他們點頭才能發展，困難重重，所以她再也沒有嫁人。

齊家貞，我看過你的檔案，對你十分瞭解，你現在繼續與蔣忠梅深交，而她仍然在為公安局效勞，你的處境太危險，弄得不好，同樣的事情可能再次發生，再次受苦受罪，在監獄裡浪費生命，浪費你的聰明才智，實在太可惜。我希望你趕快煞車與蔣忠梅斷絕來往，至少在你的心裡懸崖勒馬。我沒有別的動機，只是出於正義，出於同情，我想保護你。

他的話到此為止，講了兩個多小時，聲音嘶啞，口乾唇裂，我在聽一個活生生的故事，像看一場情節曲折的電影。“看”完了，你猜，我回答了什麼？

我相信，此時此刻，如果我對你撒謊，你一定認為我是講的真話；如果我告訴你真話，你肯定認為我在撒謊。但是，我不能歪曲真相，我不能欺騙自己的心。我對他說︰“謝謝你的好意，但是，我不相信這是真的。”

我的回答肯定太出乎他的意料，使他震驚，他情不自禁地“哎喲”了一聲說︰“善良的姑娘啊，你實在太單純，我不知道要怎樣才能說服你，使你相信。”聲音裡充滿著關切，又有些手足無措。沉思良久之後他說︰“這樣，蔣忠梅每個星期四上午十點左右要去公安局一處匯報情況，你知道公安一處在哪裡嗎？就在臨江門路口的市公安局裡面，重慶市第四人民醫院對門。你提前一點藏在某個地方，就可以看到蔣忠梅準時出現，走近那里的時候，她東張西望，時而還會突然轉過身退著走幾步，這是在查看有無人跟蹤盯哨，你只消去看兩三次，就能斷定我講的是不是真話。蔣忠梅的偽裝很巧妙，很成功，但是我相信，真相一定會大白天下。”

見我無動于衷，他不再多費唇舌，“善自珍重吧，再見﹗”他說，消失在人群中。

77，蔣忠泉十四年勞改刑滿攝於重慶

我回到我的生活裡，這個故事沒有在我腦子裡多兜一個圈，甚至沒對家裡人提起，真的是“說話說話，說了就化”。我照樣與蔣忠梅來往，照樣說照樣做我本來就要說要做的事情。父親回家後，數次與這位“偉大的女性”相見交談，他甚至對蔣忠梅有些好感。

直到聽了這位陌生人講的故事一年後的一天……。

出來之後，我數次在街上碰到朱文萱，她每次都熱情主動地同我打招呼，我還在生她的氣，掉頭走開不理睬她。

七六年三月某日，我同父親弟弟去大田灣廣場打球，經過七星崗時，看見對面走著的初中同學黃有元，我沒有叫她，誰知第二天她竟找到我家來了。她在貴州山區當醫生回重慶探親，昨晚聽她母親說齊家貞已經回家，高興得要命。她說︰“經過這麼大的打擊，我以為你對生活已經失去信心，看見你還穿格子花的確良襯衫，說明你沒有被擊倒。你真行﹗”十五年光陰流逝，不同環境的熏陶並不能在我們之間製造隔閡，我倆仍然一拍即合，無話不講，與少年時代無異。我們去”解放”碑商店逛，去大陽溝買菜，冷不防給朱文萱逮了個正著，還是那麼熱情︰“嘿，你倆個不要跑，非要到我家去耍不可。”她和黃有元是通過我認識的，一直保持著友誼。這次，我真的沒有跑脫，看在黃有元的面子上，勉強答應第二天下午去她家“赴宴”。

78，齊家貞、黃有元，攝於87年我出國前。

79，半個世紀的老朋友。左起：黃有元、“反革命集團”成員朱文萱、齊家貞。
不愉快的往事很快化解，畢竟我們都是受害人。飯後，朱文萱開門見山向我提問︰“你想過沒得，你的事是哪個告的密？”又是這個問題，我沒有想過，想不想答案都是一樣，我說︰“不要亂猜，你猜別個，別個還在猜你哩。”朱答︰“嘿，我不怕別個亂猜，我也不亂猜別個，你在裡頭坐監不曉得，今天，我一定要告訴你。”下面是朱文萱講的話：

我認為蔣忠梅是個跑二排的。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紅衛兵造公檢法（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的反，從他們內部抄出來了一批黑材料，其中專門有一部分講到“跑二排”的事情。上面提到這種人主要是遭公安局拿捏到他們的罪錯把柄，要挾他們為公安局“跑二排”，以換取對他們的問題保密，不作處理。上面還講這種人如何偽裝成“犯罪者”的好朋友，打入內部掏出機密，向公安局匯報，定期領取薪酬，得到公安局保護。材料上特別提明，當事人被逮捕之後，“跑二排”的如何裝成最真心的朋友，前去看望安慰家屬，並且送一些錢給他們，以作掩蓋。這一點上，我和葉光遠（她的丈夫）更加肯定，蔣忠梅是個“跑二排”的。她的行為和上面講的非常吻合，特別是你遭逮捕後，她去看了你媽媽，還給了你媽十塊錢。當時的情況下，你的朋友駭都駭死了，哪個還敢進你的家門，她蔣忠梅有恃無恐，當然不怕。

還有，我遭抓了以後，認為蔣忠梅肯定也遭了，因為自從認識了她，你同她好親密，對我漸漸疏遠，我當時認為你是個吃新鮮飯的人。結果她不但沒有遭，我被放出來的第二天，她就打電話到潘大成（一中同學）的學校找他帶話給我，她要在文化宮後門見我。怪得很，她啷個曉得我釋放了？我又沒有出過門，除了去派出所報了個到，除了潘大成，我沒有同任何人有過聯系。不過，當時我還是想去見她，潘大成叫我莫去，他說情況可疑，莫不是公安局安的磴子（圈套）。

那個時候，你對我不信任，好多事你根本不跟我說，我從看守所回來後，一直脫不到手，一下子說我是反革命成員，一下子說我是外圍組織的。文化大革命幾年，每次革命群眾開會，把我一個人留在車間磨鏡片（她在重慶眼鏡廠當工人），說我不夠資格參加。但是蔣忠梅同你關系這麼深，結果沒得事，每次運動跑脫，沒有受過一點罪，外搭處境越來越好，在“蘭香園”搞開票工作，這個工作好有油水喲，是不是個人莫想，那都是她幫公安局當走狗得到的好處。

朱文萱講完了，我沒有對她提起那位陌生人，他分手前對我叮囑︰“我是冒著危險，甚至生命危險告訴你這件事情，公安局對他們幹這類勾當特別諱莫如深，紀律嚴密，他們不惜采取極端手段包括從肉體上消滅，來對付泄密者，以保衛他們正人君子的形象。知道了其中的厲害，你就懂得你的保密對我是如何地命運悠關了。”我沒有信進去他的故事，但是，我用生命為他保密，對他的好心終生感激。

對於朱文萱的苦心，它也還不足以動搖我對蔣忠梅的忠誠，就像所有的吸煙者，上了癮之後，就會無視每包煙盒上寫的“香煙致癌”、“抽煙殺人”一樣。

當晚回去，治平一個人在家，我順口把朱文萱講的故事轉述給他聽，想不到治平一點不驚奇，似乎事情早已有了定論。他說︰“是的，媽咪也有這個看法，她認為蔣忠梅是公安局故意派來害你的。”他還證實，我被捕後，蔣忠梅的確來撫慰過媽咪，並且留下十元錢說︰“你我就不要客氣了。”媽咪覺得她鬼頭鬼腦的。後來，蔣忠梅從上清寺消失。

有個人吃“餅”，吃了七個還在喊餓，再吃半個，他說飽了。我前面吃了“七個”，我還不“飽”，吃了最後半個，“我飽了”。母親對蔣忠梅的判斷，走了十五個“光年”（６１年－７６年），距離好長呀，終於照亮了我齊家貞的眼睛。

我在暗處忠心耿耿地呆了十五年，也發了十五年的傻，現在，我與蔣忠梅對調了位置，我走到了明處。

你好啊，蔣忠梅﹗

我生性大而化之，像個男孩，有時候記住了事情的細枝末節，並非由於心細，而是有個好記性。現在，我開始認真觀察蔣忠梅了，我需要自己來證實。

首先，我發現她在年齡上對我撒了謊。六一年我們剛認識時，她說她二十九歲，比我大九歲，現在我看見她骨科醫院門診薄上面的年齡大我十六歲，也就是說，為了交朋友，她說年輕了七歲以縮小差距。還有，她把蔣忠泉十五年刑期說成八年，是什麼企圖她自已才清楚，至少她撒了謊。

有一次，她到我家玩，我正有一封寫給海南島親戚的信放在高低櫃上，準備投郵，看見她眼睛朝信掃了一下，我故意走出房間，但馬上折了回來，站在她身後。她背朝門口，信已經平托在她的手上，水平狀的手貼緊豎直的胸口，使上半身最大限度地擋住後面來人的視線，動作非同尋常，相當地訓練有素。我看清楚她正在讀信封，裝作沒事竄到窗口看街，轉過頭來，信已經躺回原來的地方。姑且不提蔣忠梅負有“跑二排”的使命，單就這個鬼鬼崇崇的動作，已經足夠令我心目中的偶像徹底坍塌。

過去，我去她上班處，一到門口就叫“蔣姐”，就開始說話，讓她知道我來了。不知自己是什麼時候，從什麼地方學到的君子作風，對任何不該我看的東西掃一眼都不幹，所以，除了那本開票冊，我從未留下蔣忠梅寫過東西的印象。這次不同了，因為她的座位背朝門口，我不聲不響地進去，靜靜站在她椅子後面，她正在寫東西，一點沒察覺。我無法看清她寫的什麼，因為她把寫好的部分褶到背後，左手掌攤開放在沒有褶過去，但是已經寫了字的地方。這又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動作，什麼事需要保密到這種程度。是情書，她並沒有情人，是家信，沒有必要如此緊張。是不是正好在給公安局寫報告？只有蔣忠梅“死人肚里自得知”了。反正有一點被我認定，她相當地不光明正大，這種人我瞧不起。

我沒有按照陌生人的建議去臨江路公安局窺探蔣忠梅的行跡，提起公安局，我就聯想起王文德，恐懼、戒備、失望、鄙視之情糾結在一起，“屙尿都不想朝那一方”，有事都是繞著走，避之唯恐不及。同時，離開了我熟悉的舞台（蔣的家，我的家，蔣的上班之處），我就沒有了膽量，萬一在那裡被蔣忠梅撞見，我會比“跑二排”的人還要心虛，那就不是貓抓老鼠，而是老鼠抓貓了。

不過，我“順手牽羊”地導演了一齣戲，很是說明問題。

蔣齊兩家直到此時還是走得很勤，小梅被阿弟的滑稽逗得笑口常開，他倆喜歡在一起嘰嘰咕咕談天，阿弟四面八方找泡桐木自己做了個大揚琴，叮叮咚咚一敲響，小梅的心與音樂一同起伏，他倆彼此相吸引。

蔣忠梅時而也到和平路坐坐，這個家對她至少不乏真誠，有時候也可在此出出她心裡的悶氣，娘倆母時而磕磕碰碰打嘴仗，挺懂人情世故處事周到的小梅，嘴巴不大饒媽媽。

那天，蔣忠梅利用關系為女兒找了份工作，剛去見了書記把事情敲定，順路來我家歇歇腳。這位平時講話字斟句酌的女人，今天大約太開心，多聊了幾句。她說她告訴書記，她女兒的脾氣壞，生性懶自由散漫慣了，要求書記領導幫她好好夾磨夾磨這個小東西。作為母親，請領導嚴格要求自己的女兒，無可非議，但對我而言，這是個好機會。我安排阿弟把今晚蔣忠梅講的話一字不漏地傳給她的女兒，並且把蔣忠梅一直在我們面前怪罪小梅心太狠，不同意舅舅上戶口，害得蔣忠泉浪跡天涯，有家不能歸的事也一併告訴小梅。

第二天阿弟就一一照辦了。

當晚，我已經鑽進被窩坐在床上看書，阿弟在完善他的揚琴，突然來了兩位不速之客，蔣家母女吵吵嚷嚷進了門。

憤怒的小梅先開腔︰“好嘛，我們不是外人，今天的事當面說清。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媽媽放自己女兒爛藥的事，我人都還沒有去，你的爛藥就先放了。”蔣忠梅不甘示弱，答道︰“好好好，我昨天來，阿弟家貞都在，你當到問，我到底說過這些話沒有？”我早已對阿弟打過招呼，萬一他們來我家對質，一點不要害怕，全部認賬。我明知故問道︰“阿弟，你今天去了蔣姐家，對小梅說了些啥仔？”阿弟低著頭把昨天蔣忠梅在這裡說的話又重復了一遍。我馬上接過話頭說︰“阿弟，你怎麼這樣不懂事，蔣姐說了這些話，你不該對穿對過講給小梅聽，不管主觀上你是啷個想的，客觀上起了挑撥的作用。”阿弟沮喪地回答︰“對頭，我當時沒有想到。”

這就是說，我同阿弟兩人當著小梅的面否定了蔣忠梅的否定。小梅氣憤極了，她指著她媽的鼻子罵起來︰“你這個媽啷個在當喲，怪不得上次也是，明明通知我去上班，突然又不要我了，肯定也是你放的爛藥，這回又放，天下哪有你這樣的媽喲。你，造孽﹗”

蔣忠梅不惜走五六里路到和平路來理直氣壯地對質，滿以為我們為了息事寧人不傷母女和氣，肯定會幫她轉彎圓場，證明她不是這個意思，是阿弟理解錯了，為她做些舍兵保帥的事情。要是過去，蔣忠梅的指望一定不會落空，但是現在，她想不到這倆姐弟如此地懂不起，“叫你來趕場，你要來抵簧”，把小梅的火氣煽得更旺。

作為一個母親，尊嚴被踐踏得如此不堪，她不得不作一些回擊。蔣忠梅說︰“我這個媽哪點孬了，哪點對你不起，你幾年沒有工作，沒得飯吃衣穿嗎？”她講話的聲音非常壓抑，是在控制自己的脾氣，小梅今晚好像死了心要與媽硬幹一場，決一雌雄。她的眼睛鼓得更大，臉漲得更紅，鼻子周圍的雀斑顏色更深了。用指頭戳著她媽媽的臉︰“喔，你以為你是媽，就一定對喲？你以為你是媽，就一定是個好東西喲？你到處說舅舅的戶口是我不同意上，你說，你說，到底是我不同意上，還是你不同意上？到底是哪個把舅舅逼走了，害得他無家可歸？”蔣忠梅囁嚅了幾個字，還冷笑了一下，誰也聽不清她講的什麼話，小梅氣瘋了，根本不認為眼前這個女人是她的媽。她說︰“有本事說大聲點，讓大家都聽見，莫要只在喉嚨裡頭打轉轉。虧心事莫要做得太多了，沒得好報應。”

在我們面前，蔣忠梅不得不頑強地駐守她當媽的陣地，她小聲小氣但是愚蠢地回了一句︰“哪個做了虧心事？”小梅大吼起來︰“好，你不信，今天晚上我就要把你的老底子端出來，讓大家看看你究竟是個啥子貨色﹗”

我與阿弟一聲不響，對這場家庭混戰作壁上觀，準確地說是坐在包廂裡“看戲”。我全神貫注地觀察蔣忠梅，當小梅說要端她老底時，她用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女兒，想用眼睛制止她莫要發瘋。小梅掃了她一眼，根本不理會，繼續往下說︰“我曉得你凶，你厲害，端你的老底要遭背時，背時就背時，我願意坐二十年牢。”

蔣忠梅當然想不到，我和阿弟完全能聽懂小梅的“密碼”，這就是說，如果她揭露她媽是個“跑二排”的貨色，她就要為此付出坐牢的代價。蔣忠梅此時緊張得脖子拉長，腰背挺直，死命捏著一塊手絹，屁不敢放一個，好像頭上的鍘刀馬上就要按下來。我與阿弟也緊張，我們在緊張期待惡人真面目大暴露，期待痛快淋漓時刻的來到，心裡幾乎要敲鑼打鼓，準備歡慶了。

小梅的話還沒有講完。她說︰“我倒霉，我有理說不清，我是壞人，壞事都由我承擔，我是黃泥巴糊褲襠，是屎也是屎，不是屎也是屎，哪個叫我有你這個好媽媽，我命該如此。”她的怒火好像由於痛快的發泄熄下去了一點，但是，突然又竄了上來，她瞪著她媽的眼睛問道︰“我不明白，把我弄去坐牢，到底對你有啥仔好處。不過，沒得關系，我願意坐，我心中無愧，沒有真正整過人，不像有的好人，暗地裡整得別個家破人亡。”

這是我一生中獨一無二的經歷，大氣凜然的女兒斥責一個如此低聲下氣一文不值的母親，這個媽當得太可悲。

大約這是二十四年來，小梅第一次最痛快的發泄，從她扎著朝天沖小辮子和她媽一起“被捕”，從她媽媽的同學王文英、鄭克關在隔壁牢房，她被公安叔叔抱著看她媽媽打撲克，從她被齊孃孃美麗的廣州緞帶把頭髮打扮起來，到齊孃孃突然十一年的失蹤，從她隨著媽媽又一次接受公安任務和齊孃孃接上朋友關系，到她親舅舅回來上不到戶口不得不出走，直到今日，二十四年了，她聽得太多，看得太多，知道得太多，掩蓋得太多，忍受得太多，那些陰影黑暗垃圾多得幾乎把她年輕的生命排擠得無立錐之地了。今天，終於有這麼一個絕好的機會，她痛痛快快地用暗語發泄，痛痛快快地用暗語把她的媽媽罵得狗血淋頭，痛痛快快地出了惡氣，痛痛快快地舒服了一通，她不想揭自己媽的底了，不想坐牢了。她深深地呼了一口氣，放鬆下來，對她媽說︰“我本來下了決心要揭發你的，現在算了算了，看在你是我媽的份上，幫你包下去，你當你的好人，我當我的壞蛋。只求你一件事，多多包涵，莫再到處放各人女兒的爛藥了﹗”

    好戲正演到高潮，幕布突然落下。一直堅忍辱罵、已經難于招架的蔣忠梅，要斷的氣又回了過來，不幸中的萬幸是“跑二排”三個字終於沒有揭露出來，她蔣忠梅又可以戴著一張道貌岸然的假面殼在我齊家貞面前走來走去。阿弟和我當然感到失望，鞭炮的鬚鬚滋滋燃到底部，碰上的卻是個不爆炸的啞炮。但是需要證實的東西已經全部證實，“陌生人”說的真相已經大白。

    通過這場戲的導演，我認識到，人世間除開那些全世界長相一樣，像是一個爹媽所生的染色體少了半截的弱智人之外，任何人，不管他的智慧高低多寡，要戲弄一個不知情者都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像蔣忠梅長期耍弄我，以及這次我和阿弟偶一為之耍弄蔣忠梅一樣，不是大家都很成功嗎？所不同者，蔣忠梅把別人的腦殼耍落，把別人的青春葬送，她耍得很過癮，願意把她的智慧用在這類地方。

    之後，蔣忠梅照常來我家，但是這個家對於她氣氛已經改變。我們同她的關系漸漸淡出，一直到完全絕交。我相信，這對於我實在太重要，由於蔣忠梅第二次的重返與不遺餘力的努力，我在公安局的“積分”又快滿貫，要不是我所有的牢騷話反動話交談的對象只有蔣忠梅一個人，他們不得不“愛屋及烏”“投鼠忌器”，很難保證我不“二進宮”吃“回鍋肉”。幸好，有那位“陌生人”和其他好心人的勸阻，我的“積分”戛然而止。

    一次，我在迴水溝路上與蔣忠梅一個大碰頭，她兩隻大眼睛望著我，像要同我講話，我本能地停步，掀開嘴唇，“蔣姐”二字幾乎要脫口而出。但是，想到她的卑鄙與惡毒，與“毒蛇”怎能建立友誼？我掉頭走開。之後，即使面對面，我視她為路人。

   回顧往事，我第二次去廣州，實際上已被公安局嚴密監視。廣州旅館催逼我離開，我像帶菌的瘟疫使湯文彬的弟弟偷渡流產，現在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逮捕我之前撞入“黑會”的蔣忠梅的“親戚”，其實也是公安局派來的。
我們的老鄰居隔壁開旅館的楊子江伯伯，他的兒子楊四後來告訴治平：“其實抓你姐姐前的一兩個月，就有公安局的人租了我們樓上的房間。那房間的窗戶正好斜對你家樓梯，每天上下樓梯的人都能看見。他們分班輪流監視。”
  　這些人吃飽了飯沒事幹，不惜工本無事忙，極端“負責”。
